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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人的查案审判始于2001年9月11日,而执行审判将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时开始.这两个审判时期代表那位为立约的第三位使者以及第三位以利亚预备道路的使者之工作;而第三位以利亚正是起于米勒派历史的以利亚使者的终结.
作为“立约的使者”的应验,基督两次洁净了有形的地上圣殿,这圣殿预表了祂的身体和祂的属灵圣殿.祂有形的地上圣殿起初是旷野中的会幕,随后是所罗门的圣殿,再后来是巴比伦被掳七十年之后重建的圣殿,而这同一座圣殿后来又由希律王主持进行了一项历时四十六年的改建工程.
神可见的同在赐福了会幕和所罗门的圣殿,却没有赐福被掳之后重建的圣殿;然而,那座经翻修的圣殿却因基督的肉身同在而蒙福.在希律所翻修的圣殿历史中,基督为应验«玛拉基书»第三章而两次洁净圣殿.第一次洁净时,基督称圣殿为他父的家;但在最后一次洁净时,基督称它为犹太人的家.
在米勒派的历史上,基督在从1798年直到1844年的四十六年间建立了一座属灵的圣殿.1844年10月22日,为应验玛拉基书第三章,他忽然来到自己的殿,从而洁净了愚拙的童女.随后,他作为第三位天使到来,以成就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洁净,但正如古代以色列在起初一样,现代以色列缺乏完成这工所必需的信心.
2001年9月11日,基督回来,为要完成第二次洁净圣殿;这将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完成.那时,愚拙的童女将被清除,因为她们醒悟到一个事实：她们并不明白那在1989年被解封的“知识增多”.那“知识增多”代表晚雨的信息;若置于十童女的比喻语境中,它就是“半夜呼声”的信息.在1989年于末时被解封的«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的信息,在该段经文的第四十四节中被表述为“从东方和北方来的消息”.
晚雨的信息,就是午夜呼声的信息,也是东方与北方的信息.东方与北方分别代表伊斯兰教与教皇权;而在信息层面,它们代表的是在2001年9月11日至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间,被老底嘉式的复临主义所伪造的信息.2001年9月11日代表伊斯兰教（东方）,而星期日法令代表兽的印记（北方）.
老底嘉式复临主义的临终之榻由那两个路标之间所象征,正如不顺从的先知在驴与狮子之间之死所预表的那样.那些接受兽印之人的临终之榻,是由“从东方和北方来的消息”所代表;那消息激怒了教皇权势,并开启了对上帝子民的末后逼迫.那信息始于即将在美国出现的星期日法令;在那里,也正在那时,第三祸中的伊斯兰会突然出击.那出其不意的袭击导致国家的败亡,并激怒列国,从而在龙、兽与假先知的三重联盟之旗号下,提供了使万国联合起来对抗伊斯兰的经济和政治推动力.
在第三位以利亚所代表的历史中,指明第三个祸哉的信息告知龙、兽和假先知：伊斯兰教是上帝用来惩罚那些崇拜教皇权柄记号之人的审判工具.正如三个罗马、三个巴比伦、三个以利亚以及那三位预备道路的使者一样,第三个祸哉是通过对三个祸哉的三重应用而确立的.
我又观看,听见一位天使飞在空中,大声说：祸哉,祸哉,祸哉,住在地上的人哪！因为其余三位天使将要吹号,他们号声的缘故,你们有祸了！启示录 8:13.
怀爱伦姐妹大力推荐史密斯的«但以理书与启示录»,指出每一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都应当拥有这本书;虽然她并未像我刚才那样直白地表达,但这一点在她的推荐中已清楚可见.
主呼召工人进入书刊布道的工场,使包含现今真理之光的书籍得以流传.世上的人需要知道,时代的预兆正在应验.把能启迪他们的书籍带给他们.«但以理与启示录»«大争战»«先祖与先知»以及«历代愿望»现在都应当传到全世界.许多澳大利亚人热切研读«但以理与启示录»中所包含的宏大教训.这本书已成为许多宝贵灵魂认识真理的途径.为使«但以理与启示录思考»得以流传,凡能做的都应该去做.我不知道还有哪一本书可以取代它.它是上帝的援手.
久在真理中的人都沉睡了.他们需要借着圣灵成圣.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要大声传扬.我们面前有极其重大的问题.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但愿上帝不许我们让次要的事遮蔽那本应赐给世界的亮光.手稿发布,第21卷,444.
那本书被称为“上帝的援手”;凡是拒绝米勒派对«但以理书»中“常献”之看法的人,也都拒绝了这本书.如果上帝的子民被赋予传播前面引文所提到的那些书籍的责任,这就意味着上帝的子民自己必须拥有这本书.这本书成为那些鼓吹«但以理书»中关于“常献”的“新”观点之人的攻击焦点,因为他们想要重写它,并从中删除对“常献”的正确看法.
当怀爱伦姐妹提到«但以理书»中关于“the daily”的叛乱的两位主要领袖时,她常常指出他们（Prescott 和 Daniells）没有“从因到果地推理”的能力.老底嘉的复临派历史修正主义者似乎也有同样的问题.
自1888年起并贯穿其后的叛乱历史中,那些领袖人物都曾在其个人经历的某个阶段接受过“the daily”的错误教导.他们的叛逆是“结果”,而对“the daily”的错误理解是“原因”.老底嘉的复临派修正主义者引导未受教导的人相信,复临历史上那些叛乱者其实并没有叛逆,尽管他们修订后的见证从未得到圣经和“预言之灵”之见证的支持.因为他们不把这个“结果”视为叛逆,就排除了寻求其“原因”的可能性.
就像鸟儿往来,燕子翻飞一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箴言 22:6.
神的子民应当识别悖逆;一旦识别出来,就要寻找其原因,然后设法消除这一原因.以下段落中,怀特姐妹评论了亚干的故事.
我蒙指示：在这里,上帝说明了祂如何看待那些自称为祂守诫命的子民当中的罪.那些蒙祂特别尊荣,得以目睹祂大能非凡的彰显的人——正如古代以色列所经历的那样——若仍然胆敢无视祂明确的指示,必成为祂忿怒的对象.祂要教导祂的子民,不顺从和罪在祂面前极其可憎,不可轻忽.祂向我们表明,当祂的子民被发现陷在罪中时,应当立刻采取果断措施把那罪除去,免得祂的怒容临到他们全体.但如果百姓的罪被身居要职之人置之不理,祂的怒容必临到他们,而上帝的子民作为一个整体也要为那些罪负责.主在过去对待祂子民的作为,显明了洁净教会、除去过犯的必要.一个罪人就可能散布黑暗,使上帝的光被整个会众排除在外.当百姓意识到黑暗正笼罩着他们,却不知其因时,他们应当在极大的谦卑和自我卑抑中,恳切寻求上帝,直到那些使祂的灵忧伤的过犯被查出并除去.
因我们责备了上帝曾指示我存在的那些错误而对我们产生的偏见,以及对我们“苛刻、严厉”的指责,都是不公正的.上帝吩咐我们发声,我们不会沉默.若祂的子民中明显有错,而上帝的仆人对此漠然置之,他们实际上就是在支持并为罪人辩护,与之同罪,并且必定同样会招致上帝的不悦;因为他们将要为有罪之人的罪负责.在异象中,我被指示看到许多例子：正是因为祂的仆人忽略处理他们当中存在的错误与罪恶,而招致了上帝的不悦.那些为这些错误开脱的人,仅仅因为他们回避履行一项明白的圣经职责,就被人们认为性情十分温和可爱.这项职责不合他们的心意,所以他们就回避了.证言,卷三,265页.
复临信仰中叛离的领袖们的历史表明,在他们的叛离过程中几乎总会出现这样一个步骤：在其个人经历的某个阶段,他们接受了关于“常献”的错误观点.尽管如此,史密斯的著作虽非受启示而作,并且包含一些教义上的问题,仍然为早期先驱对«启示录»第八章和第九章的理解提供了出色的概述;在这两章中,我们看到前六号的预言历史被阐明出来.我们在开始考虑三祸的三重应用时,将参考史密斯在其«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一书中的评注.
怀爱伦姊妹告诉我们,威廉·米勒在«启示录»方面蒙受了大的光照,但他对第十三章以及第十六至第十八章的理解并不正确,因为他所处的历史视角不对,无法看出有三个而不是两个荒凉的势力.他的大光是在«启示录»第二章至第九章.
“传道人和众人把«启示录»视为神秘莫测,认为它不如圣经其他部分重要.但我看到,这卷书确实是为末世将要生活之人的特殊益处而赐下的启示,用以引导他们确知自己真实的处境和应尽的责任.上帝使威廉·米勒的心思转向诸预言,并赐给他关于«启示录»的极大亮光.”«早期著作»,231.
米勒对教会、印、号筒和碗的理解如下.
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是基督教会在其七种形态中的历史,展现她一切的曲折与转变、所有的兴衰与患难,从使徒的日子直到世界的末了.七印是地上权势与君王针对教会所行之事的历史,以及神在同一时期对他子民的保守.七号是降临在地上,或罗马王国的七个特殊而沉重的审判的历史.七碗则是降在教皇罗马的末后的七个灾殃.与这些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其他事件,如同支流般被编织其间,充盈了这条宏大的预言之河,直到这一切最终使我们归入永恒的海洋.
“在我看来,这就是约翰在«启示录»中的预言纲要.凡想要明白这本书的人,必须对上帝话语中其他部分有透彻的认识.这一预言中所用的象征和比喻,并非都在本书中得到解释,而必须在其他先知的书卷中寻得,并在圣经的其他经文中予以阐明.因此,很明显,上帝的安排是要人研究整体,方能对任何部分有清楚的认识.” 威廉·米勒,«米勒讲演集»,第2卷,第12讲,第178页.
正如那位为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第三位使者代表教会审判的内部历史,而第三位以利亚则在对现代巴比伦的审判中代表外部历史,先驱者对诸教会与诸印的理解也辨认出同样的内外见证.
启示录第4、5、6章向我们介绍了这些印.在这些印之下所呈现的景象,见于启示录第六章以及第八章第一节.它们显然涵盖了自这一时代开启之初直到基督再来、与教会相关的事件.
“七个教会呈现了教会的内部历史,而七印则展现了其外部历史中的重大事件.” 尤赖亚·史密斯,«The Biblical Institute»,253.
尤赖亚·史密斯在界定米勒派对各教会内外关系的理解,而詹姆斯·怀特则从平行历史的角度呈现了类似的概述.
我们现在已经把教会、印和兽（或活物）的脉络追溯到它们可以彼此对照、涵盖同一时期的范围.印共有七个,兽却只有四个.在此不妨注意：当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印被揭开时,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个活物都被听见说：“来看看”;但当第五、第六和第七印被揭开时,却听不见这样的声音.后三个教会与后三个印,也不像前四个教会与前四个印那样,可彼此对照为涵盖同一时期.然而,正如我们所示,在将近一千八百年的期间内,教会、印与活物确实一致,都是覆盖同样的时期,直到逼近现今,仅相隔半个多世纪. James White, Review and Herald, 1857年2月12日.
我们刚刚引用了米勒派历史上的三位主要先驱.三人都持守对“常献”的正确理解,并且都坚持那套关于教会、印与号筒的总览,这套总览是在米勒被引导去明白并提出的真理框架之内.
“当有人起来,想要从神藉着祂的圣灵所立的根基上挪动一枚钉子或一根柱子时,就让那些曾在我们事工中作先驱的年长之人直言发声,也让那些已经去世的人,借着在我们期刊上重印他们的文章而发声.把神在一步一步引导祂的子民走在真理之道上时所赐的神圣光芒都汇集起来.这真理必能经得起时间和试炼的考验.” «手稿发布»760,10.
2001年9月11日,启示录第十八章的那位大力天使降下,开始引导那些愿意接受并吃从天上刚降下来的饼的人,回到耶利米书第六章所说的“古道”.阿尔法与俄梅伽需要那些愿意竭力在十四万四千人之列的人,看明白：使祂在1840年8月11日从天降下的那件事,并不只是一个时间预言的应验,而是关于第二样灾祸的时间预言的应验.祂需要祂的子民重新发现那段历史中的古道,那就是祂在1798年至1844年这四十六年间建立米勒派圣殿的那段历史.
那段历史已经被垃圾和伪造的硬币与珠宝覆盖.那段历史被一个建立在沙土之上、而非万古磐石之上的虚假根基性信息所遮蔽.那是在米勒派的历史中;正如彼得所描述的,米勒派“从前不是子民”,却后来成为“神的子民”,并被兴起、被建造成“属灵的殿,圣洁的祭司”.犹大支派的狮子在2001年9月11日降临,带领祂末时的子民投入洁净“殿”的工作,这“殿”指的是米勒派圣殿被兴起的那段历史.那项工作早已由一个预言所预表;该预言预告主将兴起一位名叫约西亚的人（意为“神的根基”）.
当约西亚被兴起,以应验那位不顺服先知的预言时,他开始修缮那已荒废的圣殿.在修复和洁净的工作中,发现了“摩西的咒诅”;当在约西亚面前宣读时,促成了约西亚的改革.我们将讨论那预言,并把它与2001年9月11日之后对“七次”的重新发现联系起来.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开始该研究.
只要那些自称持守真理的人仍在事奉撒但,他那地狱般的阴影就会遮断他们对上帝和天国的看见.他们会像那些失去了起初之爱的人一样.他们看不见永恒的实在.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以及四章12至14节中有所描绘：“我又回答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借着两根金管从自己流出金油的,是什么呢？”他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吗？”我说：“不,主啊.”他说：“这是两位受膏者,站在全地之主旁边的.”
主满有一切的供应;他毫无缺乏.正是由于我们缺乏信心、属世、空洞轻浮的言谈和不信——并在我们的言谈中表现出来——黑暗的阴影才聚集在我们周围.基督并未在言语或品格上被显明为那位全然可爱、在万人中为至上的一位.当灵魂甘心自高自大、趋向虚妄时,主的灵对它所能做的就不多了.我们目光短浅,只看见阴影,却看不见那更远处的荣耀.天使正按住四风,那四风被描绘成一匹愤怒的马,正欲挣脱束缚,奔腾掠过全地,所到之处带来毁灭与死亡.
“我们难道要就在永恒世界的边缘沉睡吗？我们要变得麻木、冷淡、死气沉沉吗？啊,但愿在我们的教会中,神的灵与气息吹入祂的子民里面,使他们站立起来,活过来.我们需要看见,道路是窄的,门是狭窄的.但当我们经过这狭窄的门时,它的宽广却是没有限量的.” «手稿发布»,第20卷,第216、217页.




